
 

 

 

ChatGPT：教師權衡如何管理新的人工智慧聊天機器人 

駐波士頓辦事處教育組 

您認為像人工智慧聊天機器人程式（ChatGPT）這樣由人工智慧

驅動的工具將如何影響 K-12 學校，教師可以使用哪些實用策略來應

對這些工具？ 

上個月，當 ChatGPT 向公眾開放時風靡全球。通過使用人工智

慧，它可以對提示做出非常流暢和有說服力的回應，並且可以作為對

課堂作業和其他任務的合理書面回答通過考驗。 

教師們將在這個系列中分享他們的思考，這些類型的人工智慧技

術發展可能會影響我們的課堂。今天，布雷特‧沃格爾辛格（Brett 

Vogelsinger）、吉娜‧帕納比（Gina Parnaby）和 TJ‧威爾遜（TJ Wilson）

將為這個系列揭開序幕。 

盟友還是敵人？ 

布雷特‧沃格爾辛格（Brett Vogelsinger）在賓夕法尼亞州

（Doylestown）教授 9 年級的英語課程，每天他都會以一首詩開始上

課。他的書《詩歌暫停鍵》（Poetry Pauses）現在可以預購，2 月份由

科溫出版社（Corwin Press）發行。 

關於 K-12 教室的 ChatGPT，我擔心我以後可能要收回所說的話，

我的樂觀可能是錯誤的，但在這個話題上苦苦思索是以 AI 還無法做

到的方式使用我的頭腦和心靈。因此，我將勇往直前。 

ChatGPT 在指定寫作練習而不是以教導為主的教室裡將是很殘

酷的。你看，我們可以讓 ChatGPT 對於教師指定的提示給一個像樣

的、準確的回答，比如「《長路漫漫》這本書的一個主要主題是什麼？」 

事實上，當我問它這個問題時，它給了我兩個答案！不過，要求這本

書的讀者列出它讓他們思考的五個現實世界的主題--例如復仇、槍支

暴力和家庭--要比就這本書所引發的每個主題提出一個問題好得多。

ChatGPT 不會取代寫作的根本動機：我們人類質疑的能力。優秀的寫

作始於問題，我希望普遍存在的人工智慧能讓我們遠離教師創造的提

示，走向學生自己的探索。 

許多教師正在計劃更多的課堂寫作和更多的手寫。 這些可能是



 

 

 

有益的舉措，除非我們倒退到大量的按需寫作課，讓學生在開課鈴時

得到 「重大主題 」的提示，並在一個課時內創作一篇文章以獲得成

績。雖然這消除了用 ChatGPT 的作弊行為，但它並沒有培養出作家。

如果我們在紙上的課堂作業包括提問、自由寫作、速寫和計劃，那該

多好。因此，ChatGPT 可以創造更多的課堂寫作時間，由老師輔導和

討論，而不僅僅是防止或監督人工智慧協助。  

關於人工智慧協助，我也想知道，我們是否可以在起草過程中邀

請人工智慧加入我們的流程？例如，一旦這些學生在閱讀《長路漫漫》

時提出了一個有價值的問題，他們是否可以在筆記本上寫一個 10 分

鐘的草稿。接下來，他們可以將他們的問題提交給 ChatGPT。現在，

學生們有兩個草擬的答案，一個純粹來自他們的大腦，一個在語法上

精確，由人工智慧生成。也許我們最終會把更多的教學時間轉移到寫

作過程中最重要也是最被省略的階段：修訂。 

過去一直努力把最初的想法寫成文字的學生，是否會從一些強大

的人工智慧句子中受益，將自我原始文字和思維在這些句子上搭起藤

蔓？他們會不會喜歡把更多的時間花在寫作功力上--整理想法、調整

用詞選擇、灌輸幽默或諷刺或深思熟慮的的比喻--而不是花在初稿上？ 

當我們編輯時，ChatGPT 能成為一個教練嗎？當我問它：「你能

解釋一下什麼是逗號拼接（Comma Splice 兩個獨立的子句直接使用

逗號連接，普遍被認為是一種文體的錯誤）嗎？然後舉幾個簡單的例

子，告訴我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它在指導我掌握這一技能方面做得

非常好。如果我需要更多，我可以問它一個後續問題。當我們看到學

生的寫作充斥著這些煩擾時，ChatGPT 是否可以提供一些快速、量身

訂做的補救指導，讓我們有時間幫助學生應用這些技能？  

最近在 YouTube 上分享的一段大學教授的對話中，一位教授要

求我們考慮把新的人工智慧與學生已經在使用 Grammarly 工具的寫

作方式相比較。另一位問我們，我們甚至應該如何看待 ChatGPT：作

為一個獨立[機器人]實體來引用，還是作為一個工具來使用？ 

我知道這是一連串的問題。我們現在都在努力應對它們。  

有趣的是，我給了我的兩個班級機會，讓他們在撰寫一篇與上述

文章差別不大的論文的過程中使用 ChatGPT。只有四個學生接受了



 

 

 

我的建議。僅僅四個。 

目前，這兩個班級重視他們自己的過程，不覺得有必要使用這個

工具或邀請這個實體進入他們的寫作。我想知道，這是否會走上谷歌

眼鏡的路？即使當這項技術向我們展示了我們不僅可以在我們的指

尖而且可以在我們的眼球上瀏覽網際網路時，我們意識到我們並不真

的想要它。於是我們放手，繼續前進。 

我們必須 「慢下來」 

吉娜‧帕納比（Gina Parnaby）在亞特蘭大市區的一所獨立天主

教學校教授 12 年級英語。在她 20 年的教學生涯中，她教過 9 年級、

11 年級和 12 年級以及推理小說、莎士比亞與表演和民權運動等選修

課。 

12 月期間，我所在部門的大部分談話都圍繞著一個新的人工智

慧工具，ChatGPT 能夠在幾秒鐘內生成合理的學生寫作複製本的消息。

我的許多同事都有理由擔憂這個工具會被學生濫用，以及我們能夠或

應該如何應對。雖然我也擔心學術誠信問題--誠信是我們希望學生在

高中畢業時學到的最重要的課程之一 --但我認為這個工具的出現，以

及隨之而來的任何其他事情 ，讓我們有機會反思我們如何以及為何

教授寫作。 

在當今的 K-12 教育領域，人們非常強調產品和有形的證據，而

往往忽略了過程。過程可能很混亂。 它富有想像力，沒有標準化，而

且很難量化。學生和家庭往往希望看到「成功」的明確標準（意指：

高分）。如果唯一重要的東西似乎是產品--關於特定主題的、有 X 個

字的文章--那麼很容易看出學生會覺得有理由使用聊天機器人來生成

他們可以上交的東西。當計算器可以為他們做長除法時，教師很難讓

學生看到學習如何做長除法的價值，或者語言老師努力讓學生看到自

己翻譯的價值，而在線翻譯可以在幾秒鐘內完成，我們將不得不努力

讓學生看到寫作的價值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個產品。 

  

我工作中的一大樂趣就是與學生一起為大學申請撰寫個人自傳。

對他們中的許多人來說，這是他們覺得與自己有很大關係的第一篇寫

作，他們希望文章寫得好。當學生來寫這篇論文時，他們願意在這裡



 

 

 

刪掉一個句子，在那裡增加一個句子，重新安排主體段落，嘗試幾種

不同的措辭方式--甚至捨棄整個初稿，朝一個完全不同的方向發展。

在過去幾年裡，我經常思考如何鼓勵學生以類似的方式看待他們的所

有寫作--作為可以修改、重新排列、重寫和重新考慮的東西，直到它

成為佳作。 

我想出的最佳解決方案是與學生明確談論寫作是如何讓思維變

得可見。就像不同的譯者在翻譯同一部作品時會強調不同的東西，或

者不同的數學家會以不同的方式解決問題一樣，我們獨特的聲音和觀

點很重要。我告訴我的學生我的第一篇大學論文的故事，那是為一門

哲學課程寫的，教授在上面寫的評論。「這是一份優雅的讀書報告。

你已經證明瞭你能寫，現在證明你能思考！」 我把她的建議記在心

裡，並試圖寫一些我所思考和關心的事情。 

當我看到由人工智慧生成的寫作作品時，感覺缺少了人的因素--

作者對他們所說的內容進行思考和關心的感覺。很多時候，我們學生

的作品中也缺少這種感覺。在我們的課堂上駕馭這些新工具，需要我

們放慢腳步，通過起草和修改的過程，為我們和我們的學生留出空間

來思考和關心寫作的技巧。也許這看起來像課堂上的手寫作業；也許

是修改人工智慧生成的作業；也許是提供更多修改的機會。不過，無

論它是什麼樣子，它的核心都應該是讓人們看到思想和找到正確詞語

的喜悅。 

過程，過程，過程 

TJ‧威爾遜（TJ Wilson）是一名住在辛辛那提的高中英語教師，

他撰寫小說和非小說類作品，並曾在《OJELA》、《聖安娜河評論》和

《Ansible》上發表。他在他的個人網站 www.thomasjosephwilson.com

上撰寫有關教育和其他非小說類事物的文章。  

每個人都在談論的新人工智慧，ChatGPT 可以做一些令人震驚

的事情。 它可以寫出看起來綜合而人性化的文章，就像你在工作中

擁有自己的第二個大腦，為你思考和寫作。 儘管人們指出它的寫作

風格還不是很有文體或有趣，但像 ChatGPT 這樣的人工智慧會越來

越好。也許甚至會變得有自我意識，滲透到我的智慧手機中，讓我知

道我什麼時候想吃墨西哥捲餅了。但是，說真的，如果我讓我的食物



 

 

 

選擇聽從機器人的命令，那不是很無聊嗎？我懷疑一個通過強烈的先

天好奇心驅動創造世界的物種會允許機器人霸主接管所有的工作和

生活樂趣。 

那麼，學生們會利用 ChatGPT 作弊嗎？是的。而且他們的原因

由來已久。 

2008 年，巴里‧吉爾摩（Barry Gilmore）寫了《抄襲》，一本關

於舊形式及新形式（註：代用和數位型式）抄襲的書。 

他概述了抄襲的四個原因。 

1. 學生的困惑 

2. 外部壓力 

3. 文化期望 

4. 對輕鬆的看法 

前三項是與學校有關的作弊原因，可能與評分制度和其他學校的

壓力有更大關係。最後一項就是我剛剛談到的：害怕讓學校教育比它

應該有的更有效率。如果我們的學生是一群童話故事《三隻小熊》裡

的金髮姑娘 Goldilock，他們不會有困難去努力爭取〈可能發展區〉（一

種學習理論，指學習單靠自己不能做到，但是若有幫助就可以完成）

的最佳「符合狀態」；但學生會讓他們的學習僅採取向機器人輸入幾

句話，然後複製和黏貼的形式。 

當然，教師使用的許多作業都可以通過 ChatGPT 完成。即使是

現在，同事們也在用谷歌的人工智慧給其他同事寫郵件；Grammarly

在學生不瞭解分號的真正用途或逗號的無數條規則的情況下，清理了

學生作文；還有拼寫檢查，我們就不說了。 

當然，這些寫作協助軟體不是 ChatGPT，但重點是寫作的目的，

如果我們過多地關注產品而不是過程，我們就有可能創建越來越多的

公司，為我們學校的作弊行為提供越來越多的監督。 

但這就是事情的發展。我們一直沉迷於使用量化的措施，如畢業

率、標準化考試和成績來判斷教育的成功與否。我們已經為機器人編

程，甚至為標準化考試以「機器評分」，包括選擇題和寫作，正如 2018

年以來在俄亥俄州所做的那樣。 

如果我們那麼擔心作弊，我們不是把自己置於「把學生當作機器



 

 

 

而不是需要時間思考才能成長的人」的一種境地嗎？ 

在這裡，我的教師理想主義油然而生。是的，我們沒有資源縮小

班級規模，也沒有資源為所有需要的學生提供輔導時間。儘管如此，

如果我們把關注重點放在過程上，ChatGPT 就會如同學術界所有其他

形式的抄襲一樣毫無用處。包括從書上抄襲文字而不註明它、從網路

上複製和黏貼、購買寫作作業、讓朋友為你寫作業、讓父母為你寫作

業，或者從過去幾年的學生或是從有不同老師但有相同作業的學生那

裡回收文章，這些學術抄襲都會變得毫無效用。 

所有偉大的作家都知道，寫作是有條理的思考。而且坦率地說，

多年來，甚至長達 40 多年，所有偉大的英語專業發展作家都在兜售

規避任何機器人參與隱憂的教學方法。  

如果我不把我的想法寫下來，並對它們進行擺弄，對自己的想法

提出問題，讓自己休息一下來思考問題，閱讀別人的意見，與同事交

談，然後寫作、修改、寫作、修改，我就不會明白我對 ChatGPT 的真

正想法。 

這就是處理能力有限的生物的最佳思考方式：將我們的想法轉化

為高度象徵性的詞語，這是一種有組織的思考、沉思和交流的行為。

ChatGPT 不是為此而建的。它只是一個比我更快的作家，而不是一個

更好的作家。而這不正是我們的學生應該學習的重點嗎？  

那麼，在這個人工智慧世界裡，我們該怎麼做呢？答案不就是繼

續教學嗎？ 

撰稿人/譯稿人：Larry Ferlazzo, Brett Vogelsinger, Gina Parnaby, and TJ Wi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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